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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足山的竹笋香喷喷＞美食 □ 杨树荣

对于世代生活在广西北部湾的渔民

们来说，开海，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经过三个半月封海休渔期的等

待，终于迎来了开海日子，怎不令这些

渴盼出海已久的渔民们欢天喜地跃跃

欲试呢！从我居室的窗口望出去，海

面上已经停泊了很长时间的那一大片

渔船，此时已隆隆作响，正整装待发，

只等一声令下，即可百舸争流、千帆竞

发，奔向大海怀抱，网起开海后第一兜

肥美丰鲜的渔获来。

我是一直想目睹一次开海的，虽旅

居北海多年，却鬼使神差地几次与开海

擦肩而过。今年愿望终于实现，而且开

海这天天公作美，既没有台风侵扰，也

没有暴雨来袭，似乎预示着今年的开

海一定会旗开得胜，船儿满载而归。

开海仪式热烈而隆重。早几天，

侨港开海广场就搭起了彩色高大的牌

楼，上面“风调雨顺鱼虾满仓”的大字

赫然醒目，一面面彩旗在海风的吹拂

下猎猎飞舞，人们的脸上喜气洋洋，阵

阵喧天的锣鼓敲出了一派欢乐喜庆的

过节气氛。今天的开海内容丰富多

彩，既有一队队渔民抬着烤乳猪走上

台前，寓意金猪拱门，五谷丰登；也有

按照疍家渔民的祈福风俗敬酒焚香，

祈盼出海远航的亲人一路平安顺遂，

渔获满仓；更有十元起拍的“头鲜拍

卖”活动，让游客抢先品尝到“开海第

一鲜”的美味。最令人心动的还有那

独具特色的千人海鲜长桌宴，沿街摆

放的一长溜长桌，摆满了刚刚打捞上

来的各色海鲜，让你真切感受到从海

洋到餐桌的美味。当然，最激动人心

的还是渔船扬帆起航的那一刻，大大

小小的渔船排成扇形，一声高亢悠长

的“开海喽”响起，各路船只向海扬帆，

犁波逐浪，划出一道道优美的水线，竞

相驶进大海的怀抱。

同样在开海季欢天喜地的，还有

那些来自五湖四海准备纵享海鲜饕餮

盛宴的食客们。凌晨三四点，天刚蒙蒙

亮，侨港码头、沙田港、地角码头等处已

是人潮涌动、人声鼎沸。码头的台阶直

接伸进水里，一艘艘渔船“突突”地往来

穿梭，卸下成筐成篓成箱的各种海货

后，掉头又迅速地“突突”开走。这些海

鲜几乎等不到落地，就被“哗哗”地倒进

岸上商贩们早就备好的箱筐里。

码头上则是另一番丰收景象，各

种叫不出名的海鲜晃得人眼花缭乱。

这边是活蹦乱跳的马鲛鱼、海鲈鱼、石

斑鱼，那边则是张牙舞爪的青蟹、花

蟹、梭子蟹；各种海虾就更是叫人目

不暇接了，蓝尾虾、斑节虾、黑虎虾、

樱花虾、皮皮虾琳琅满目，这些虾如

手掌大小，个个粗壮挺拔，在水里也

不老实，不停地舞动着细细的触角，

亮闪闪地搅起片片涟漪；稍显安分的

是那些螺贝们，车螺、花蛤、蛏子、沙

白贝挤挤挨挨地散落在泡泡箱里，它

们倒是不声不响，却也不甘寂寞地不

时喷出一道道细细的水线，似乎在向

人们昭示：我也是活的，也是刚刚打捞

上来的海洋生物。

我们挎着篮子拎着筐，踩着水淋

淋的地面，摩肩接踵地穿行在此起彼

伏的吆喝声中。在这种码头买海鲜，买

卖双方都很粗放，都不会过分讨价还

价，更无须货比三家，买到即赚到，因为

都是刚刚打捞出水的，新鲜度和美丽价

格不知要甩内地市场的海鲜几条街呢！

离开码头匆匆赶回家，第一件事

是赶快冲澡换衣服。海鲜虽好吃，但

弥漫在海鲜码头的鱼腥气味实在不敢

恭维。一切收拾停当后，就要隆重地

操持这顿海鲜大餐了。花蛤、蛏子洗

干净后一定要葱姜辣炒，这东西肉不

多，主要咂摸的是滋味；螃蟹和虾则简

单多了，直接扔锅里隔水清蒸，熟了也

不用蘸作料，直接剥开了就吃，白花花

的蟹肉很紧实，入口还会有一股淡淡

的甜味儿。而石斑鱼清蒸起来就有点

复杂了，刮鳞去肚肠后要上锅蒸十分

钟。需要注意的是鱼身与盘子之间要

架一根筷子，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鱼

身悬空，便于水蒸气流通，鱼肉才会更

鲜美紧致。当然蒸鱼豉油绝不能少，

再将葱丝姜丝均匀撒在鱼身上去腥提

鲜，就待出锅前再浇上一勺热油，一盘

美味的清蒸石斑鱼就大功告成了。

但俗话说得好，编筐编篓，重在收

口，鱼蟹虾贝吃完了，还要整一锅海鲜

粥收口才叫完美。于是拖过几只肥美

的兰花蟹，横竖切上几刀，再抓一捧车

螺、花蛤、月亮贝扔进米锅中。直到米

粥“嘟嘟”冒起气泡，米香裹着海鲜，蟹

块间又浸满了米的软糯鲜香，这样一

碗热腾腾的海鲜粥入口，既暖心护胃，

又回味悠长。

开海，我们自然要感恩大海的无

私馈赠。而每年漫长的封海期，则更

要感谢那些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

宝贵的封海休渔期，得以让海洋生物

自由畅快地繁衍生息。如果不是他们

敬畏自然，识大体顾大局，又怎么能有

今天开海的一片欢欣呢？

周末我回到老家，侄儿告诉我，今

年的雨水好，山上的竹笋已经破土而

出，街上已有少量的新鲜竹笋在卖

了。于是，这让我想起了味道香喷喷

的鸡足山竹笋。

夏秋之交，云雾如轻纱般缠绕着

鸡足山，在如梦似幻的山林间，藏着大

自然的馈赠——鸡足山竹笋。它们如

同俏皮的精灵，隐身在茂密葱郁的竹

林深处，默默生长，静待着有缘人去探

寻，去品味。

翻开古朴的《宾川风物志》，关于

鸡足山竹笋的记载，每一个字都透着

它的非凡。它的肉质细嫩，加上清香

可口的滋味，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山

珍。1924年，鸡足山竹笋凭借自身卓

越品质，在云南省劝业会上大放异彩，

荣获优等奖，从此声名远扬，让无数人

为之倾心。鸡足山的竹笋，以其柔嫩

清香、清脆爽口的独特口感，征服了众

多食客的味蕾。同时，它还拥有极高

的营养价值，是人们公认的无公害绿

色生态食品。

鸡足山竹笋的吃法很多，堪称一

场精彩绝伦的舌尖魔术。刚从土里冒

出尖儿的新鲜竹笋，与腊肉火腿肉片

一同在锅中翻炒，霎时间，肉香与笋香

缠绵交织，每一口都饱含着山野的灵

气与人间烟火气；凉拌后的竹笋，清爽

解腻，仿佛夏日里的一股清风，成为餐

桌上绝佳的解暑美味；当竹笋与肥美

的鸡肉、软糯的猪脚一起在锅中慢慢

炖煮，浓郁醇厚的汤汁一点点渗入竹

笋的每一处缝隙，鲜香四溢，让人光是

闻着，就忍不住垂涎三尺，迫不及待要

大快朵颐。

听住在鸡足山脚的老人们讲，上

世纪50年代，每到夏秋采烤竹笋的时

节，山上便是热闹繁忙的景象。村民

们纷纷上山到各大寺院帮忙，他们穿

梭在竹林间，欢快的笑声此起彼伏，

在山谷中久久回荡。那时，烤竹笋的

香气飘散在山间树林里，弥漫在天空

之中，与缥缈的云雾融为一体，仿佛

给整个鸡足山都披上了一层诱人的

香气薄纱。

传说，虚云大师曾将鸡足山香笋

进贡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这份来

自山野的美味摆上宫廷餐桌，瞬间惊

艳了众人。从此，鸡足山竹笋的美名

便如插上翅膀一般，传遍大江南北，引

得无数人向往。

鸡足山的竹笋，味道令人沉醉；

鸡足山的竹林，风景美不胜收。踏入

鸡足山，一片片竹林随处可见。微风

拂过，竹子随风摇曳，姿态婀娜，枝

叶沙沙作响，好似在低声私语，让人

心中满是美好，思绪也随之飘向远

方。这不禁让人想起著名画家徐悲

鸿。1943 年，徐悲鸿来到鸡足山，观

山、观水、观寺院，灵感迸发，挥毫画

下栩栩如生的《鸡竹雄石图》，还题

诗道“信是先知先觉难，佛光早指翠

微间。灵鹫一片荒凉土，岂比苍苍鸡

足山”，从此让鸡足山的竹子更加声

名远扬。

如今，鸡足山脚下的村庄周围，都

种上了鸡足山竹笋，并已成为当地响

当当的著名土特产。在旅游蓬勃发展

的浪潮里，鸡足山竹笋如同一盏明灯，

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人们在欣赏

鸡足山绝美风景的同时，也能尽情品

尝这独特的山间美味；在乡村振兴的

道路上，鸡足山竹笋更是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为当地百姓带来了新的

希望，成为致富的法宝。

鸡足山竹笋香喷喷，这是鸡足山

的独特味道。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

自然的气息与岁月的韵味，让人魂牵

梦绕，难以忘怀，无论走到哪里，都心

心念念着这份来自山野的美味。

十余载花事浸养，我愈发笃信：那些

静默的绿影并非无知无觉的静物，它们不

仅能听懂人言，更藏着各自鲜活的脾性。

与花草“对话”的无数瞬间，总让我窥见生

命最温柔的灵性。

春日里，金银花新抽的藤须像长着眼

睛的小精灵，总能精准缠住可攀爬的支

点。去年它顺着排水管攀至屋顶，将空调

外机裹成毛茸茸的绿团。怕影响机器，也

怕枝叶阻塞落水管，我不得不在剪断那些

调皮的枝条时满是歉意，今春新芽初绽

时，我轻轻拨弄着向上探头的嫩枝，像哄

孩子般叮嘱：“别再往上爬了，上面太晒。”

乖巧的金银花一定是听懂了，转而向

四周舒展，如今已在我书桌上方窗外织成

一道绿帘，美化了不锈钢的防盗窗栅栏，每

当微风拂过，摇曳的叶影伴着淡淡花香。

中小学课本里都有“落叶归根，化作春

泥”和要给植物除草之类的描写。但盆栽花

卉的实践告诉我，不能机械地理解这些道

理。落叶如果覆盖盆土，会招引虫害，而像

种金桔、白兰花、三角梅等较大的花盆里，有

一点杂草反倒好。夏日里它能让盆土水分

蒸发得慢一点，小草对干湿度也比体形大的

花木更敏感，可以成为盆土干湿的显示器。

月季花盆里长出了酢浆草，我伸手去拔

的时候，手背被月季刺了一下，我就对着月

季说：“你是不是不想让我拔掉这棵草？那

我就留着它，给你做伴吧。”没想到这株酢浆

草从此安分守己，没有按它的本性乱蹿疯

长，而是静静地保持着原本的大小。盆土干

了，它就垂下叶片示警，当起了干湿的“消息

树”，以它的忠于职守，回报着月季。

有的花草就没这么好说话，我怀疑它

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情绪。

金桔因为长得与一米八的我一样高了，

露台刮大风怕会伤着它，去年暮春时我给它

打顶又剪枝。剪的时候我下手重了点，妻子

劝我手下留情。我说：“谁让它长太高了。去

年它结了那么多果子，今年让它歇一年也好。”

我的话肯定是被这株金桔听懂了，而

且还生气了，这倔强的家伙赌气般地拒绝

开花，去年没开，今年又没开，而且一副半

死不活的样子，活像在闹脾气。任凭我悉

心照料，它始终就是只剩一根枝条，长几

片稀疏的叶，活像一个“植物人”。

花草也像人，喜欢听好话，听鼓励的

话，面对批评指责，就会闹情绪，有时脾气

还挺大。

两盆茉莉花，一样施肥，一样浇水，越冬

时一样搬入室内，入夏后，一盆结了许多的花

苞，轮流开出了洁白芬芳的花朵，而另一盆却

无精打采蔫头蔫脑，只零零星星开了几朵。

我心里痒痒的，就恨铁不成钢地说了句：“你

真要不行的话，正好把盆空出来，给栀子花换

盆。”说是这样说，我还是照样施肥浇水。可

这盆茉莉却就是倔强地发黄掉叶，最后就干

脆死给你看了。我猜想就是我的话扎进了

它的心，它的气性又很大。

有人会笑我痴傻，花草怎么能听懂人

话。我也知道，这或许只是我作为园丁的

一厢情愿。可我总愿相信这方寸花盆间，

存在着超越语言的默契。每一株花草都

是会呼吸的生命，用枝叶的舒展、花朵的

开合，与我们完成着最真切的对话。

与花草私语
＞万物

□ 茅震宇

欢天喜地盼开海＞地理 □ 付振强


